
读 《白马论》
工农兵学员  刘 光 祺

《白马论》的作者公孙龙,约公元前三二○——前二五○年间赵国人,他和比他稍
早-些的魏国惠施都是战国末期名家的著名代表。名家是主要研究名实问题 (即名称和
实际的关系)的学派。

公孙龙在巛白马论》中,通过论述马与白马的关系,提出了著名的
“
白马非马

’
的命题。

当时,孔老二的六世孙孔穿打着准各师事公孙龙的招牌,特地从鲁国跑到赵 国,想叫
公孙龙放弃自己的观点,遭到公孙龙的严辞拒绝。他说:我所以成为名家,就是由于有
《白马论》。现在叫我放弃它,那我拿什么来教化人呢?这是不行的! (见《公孙龙子·迹
府》)可见, “白马非马”是公孙龙哲学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根本原理。对于公孙龙
这个
“耸动天下〃的巛白马论》,儒家之徒伯得要死,恨得要命。孔老二的那个六世贤孙

孔穿 “诱降
”
不成,就恼羞成怒,恶毒攻击公孙龙的学说是 “大道之悖” (《孔丛子·公孙

龙冫)。 西汉儒生刘向、杨雄攻击公孙龙的学说
“不循孔氏之术

’ , “不合乎先王之法”

(《法言·吾子》)∶ 总之,在这伙儒家之徒的眼中,简直成了洪水猛兽。
列宁指出:-“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,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

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。最新的哲学家在两千年前-祥;也是有党性的。”儒家之徒
之所以拼命反对 《白马论》,其原因我们只能从当时的阶级斗争中去考察。春秋战国时

期,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大变革时期。奴隶起义的怒潮和新兴地主阶级的
夺杈斗争,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奴隶制。天下大乱, “礼崩乐坏”,很多事物已经不是
原来的名称所指的内容了,出现了旧 “名”和新 “实”不相符合的情况。以孔孟为代表
的儒家,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,兜售 “正名”黑货,主张 “存名正实”,即 改变 已

经发展了的事物来适合原来的旧概念,安图用旧 “名’扼杀新 “实”;法家为 维护新

兴地主阶级的利益,巩固和发展新确立的封建制度,针锋相对地提出 “制名 以指实”

(《荀子·芷名冫)的主张, 强调制定新 “名”以符合变化了的新 “实”。可 见,名 实问

题,是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在这场斗争中产生的名家,作 为 新
兴地主阶级的代表,坚定地站在法家-边,主张名随实变, “审其 名实,慎 其所谓”

(￠公孙龙子·名实论冫),即要根据新的 “实”来慎重地重新定
“
名
’
。早期的法家很多同时

也就是名家,商鞅 “少好刑 (形)名之学” 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;后起的名家也积极主张法

治,如尹文也强调 “以名法治国,万物所不能乱” (<尹文子·大道下》)。 公孙龙正处在战

国末期商鞅在秦首次变法成功 (公元前三五九——前三五○年冫和秦统一六国 (公元前

二二-年)之间。这时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日益激烈。公孙龙和惠施激流勇进,赞助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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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。惠施任魏相十年,曾为魏惠王制定法律,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欢迎 (见《吕氏春秋·淫
辞》);公孙龙本人也积极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制度,反对平原君无功受封 (见 《战
国策·赵策》)o可见,名 。法两家有密切关系,执行的都是同一条政治路线。
在名实问题上,公孙龙提出 “夫名,实 谓也”(《公孙龙子·名实论》)。所谓“名”,是

对 “实
”的称呼,有什么样的实才相应地有什么样的名。他认为 “实”是制 “名”的标

准,因为 “天地与其所产焉,物也,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,实也”(《公孙茏子·名实论》)。
就是说,天地和他们所产生的一切都是物,每一件具体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内容,这就是
“实”,而概念 “名”则是依赖于具体物而存在,是由具体物中抽象出来的。在名实关
系中,实是第一性的。因此,应该 “以实定名”,而不是 “以名纠实”。公孙龙正是用
马作比喻,以 “白马非马”具体表述F他的亿实观的。
在 《白马论》中,公孙龙反复地论述了 “白马非马”的道理。他的主要论点是g
“命形”区别于 “命色”∶ “马”的概念是表示马的形体 <“命形?), 〃白”的

概念是表示马的颜色(“命色
”);表示形体的不等于表示颜色的,所以 “白马非马”;

“可致”区别于 “不可致”。如果白马就等于马,那么当人们要求白马的时候,各
种颜色的马都可以来 (“可致”冫。但实际上应该来的只是白马,其它颜色的马就不能
来 (“不可致”冫,'所以 “白马非马”;
“
相与
”区别手
“
不相与
”
J· 马如果有颜色 (和颜色 “相与”),就不能叫作

一
般的

‘马’,因为一般的 ‘马’是没有颜色的 (和颜色 “不相与”),所以 “白马非马”。
总而言之,公孙龙从各种不同的角度,反复论证了这样一个道理:既然 “白马”与
“马”有差异 (当然不一定是本质差异),那它们就不可能完全等同。因此, “马”非
“白马”, “白马”也非 “马”。确切点说, “白马”不同于 “马”, “白马〃不绝对
(或完全)等同于 “马?。

毛主席指出:′ “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,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∷不是它
们的外部联系,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,事物的全体,事物的内鄣联系了〃。概念是在抽
象客观事物的基础△形成的,但它和每个具体的客观事物又不完全是同ˉ个东西。̄马是
个大概念。白马、黑马是小些的概念。马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,舍掉了大马、
小马的区别,舍掉了自马、黑马的区别,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。谁见过抽象
的f马勹 只能看到具体的大马、小马、白马、黑马⋯⋯再从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看, “马〃
∶这个大概念,除 白马外,还包括其它各种颜色 (黄、黑、棕、红、青等)的马;而白马
除了具有马的共同属性 【马性、马形)外,还具有 “白”色∵∵这一与其它各色马相区

别的属性。公孙龙是很强调概念的准确性的: “知此之非此也,知此之不在此也,则不
谓也〃 (丽公荪龙子,·名实论冫)。 知道这个名称指的不是这个东西,就不要这样去称呼它。

而且,用名去称呼实,必须符合其内容——既不能有所超过 (“过”冫,也不能有所欠
缺 (“旷”∶冫,如果用不相当的称呼去充当,就会造成混乱。'

长期以来,有的人受了儒家的影响,认为公孙龙的 “白马非马″是反科学 的诡辩
论,因为它割裂了∵般和个别、共性和个性的关系。我们认为,这种责难是没有根据的。

公孙龙在论述 “白马非马
”时的一个重要论点是| “求马,黄、黑马皆可致;求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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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,黄、黑马不可致。”对于这段话,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:-方而,公孙龙承
认黄马、黑马都是马,推而广之,当然白马也是马;同时 ,他还反复强调,马的体形是各

种马的共性,而马的颜色是各种具体马的-种个性,虽然 “白马”是 “复白与马”,但

它仍未脱离马的共性——马形。 “-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,只能通过个别雨存在。任何
个别 (不论怎祥冫都是-般。”从公孙龙并没有否认白马是马的-种这一事实来看,他

并没有否认个别和一般具有同一性这个原理。另方面,公孙龙在指出黄马、黑马不是白

马的时候,他着薮强调了同-性内部的差异。在辩证法看来, “真实的具体的统-性包

含着莛异和变化
”
。总之,公孙龙在把白马与马区别开来,把白马与黄马、黑马区别开

来的时候,他并没有割裂一般和个别。共性与个性之闸的关系。恰恰相反,他正好接触

了个别和一
般,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法。什么是诡辩论?列宁指出: “对于主观主义

和诡辩论说来,相对只是相对的,是排斥绝对的。”公孙龙显然不是这样。

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,公孙龙的“白马非马”主要阐述了共性、个性的辩证关系,
主张辨别事物的同和异,分析事物的特性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实质上就是要人们认

清封建制的新事物和奴隶制的旧事物的本质的区别,承认和肯定新兴的封建 制度。同
时, “白马非马”也是名、法两家 “以实指名”。 “以实定名″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
名实观和哲学依据,就是要通过 ‘白马非马’的论证,摆正 “名’和 “实”的关系,按
照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改造社会。它反对儒家

“以名正实”的唯心主义的名实观,而主

张名随实变,对不同的事实冠以不同的名称,反对奴隶主万古不变的 “共性″,千篇一
律地推行那个 “一般

”的周礼,而配合法家 “治世不-道”的新兴地主阶级 的革 命理
论,强调有发展变化的新兴地主阶级 “个性”的进步作用,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儒家的唯
心主义和形而上学,有力地配合了法家作战。名家不愧为法家的同盟军。

毛主席指出: “辩证法的宇宙观,不论在中国,在欧洲,在古代就产生了。但是古
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紊的性质,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,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

论,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,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。” 《白马论》也自然避免不了
这种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。它显露的朴素的辩讧法思想还是自发的和原始 的,很不完
备,其中还有龙蛇混杂的情况。它侧重于 “-般不等于个别”, “-般与个别对立”立
论,而没有正面阐述-般与个别的同ˉ关系,对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也未能全面论
述-另外,在语言表达上,有的地方晦涩难懂。在两个阶级、两个路线决战的关头,名
家偏重于在逻辑概念方面下功夫,没有象法家那样冲杀在第一线·所以提不出-条鲜明
的政治路线。怛是,我们今天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它,给以批判地总结,仍然可以从中
受到-些有益的启示:
毛主席指出g f形而上学家认为,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亨物的特性,从它们ˉ开

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。〃古今中外,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些形而上学的
专家,他们从来不承认事物是发展变化的。他们一看到新生事物就象掉了魂-样。在他
们的心目中,什么东西都有一个老 “样子”,离了这个 “样子”,就-律采取不承认主
义。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-看到杯子变了样,就大喊“觚不觚,觚哉?!觚哉

"”

其

实,所谓要象个 阝样子”云云,正象 “白马等于马”冖样,把个别当成-股,把个性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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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共性,把事物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当成普遍性。其罪恶目的,就是反对革命,

反对前进,要复辟,要倒退。鲁迅说得好: 
“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,一定有迁移;维

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,一定有改变。
”一切复辟派都休想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这

就是结论。

附: 《白马论》

E原文】

曰:“白马非马,可乎?”
曰 : 可 。

曰:“何哉?”

曰: “马者,所以命形也,白 者,所 以命色也,命 色者 非命 形也。故曰:白 马非

马。〃

曰:“有白马不可‘谓无马也;不可谓无马者,+马 也?有 白马为有马,白之9非 马何

也 ?”
            ^,     ,         ~

曰:“求马,黄黑马皆可致 ;求白马,黄黑马不可致。使白马乃马也,是所求-也,所

求一者,白 者不异马也。所求不异,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,何也?可 与不可,其相非明。

故黄黑马一也,而可以应有马,而不可以应有白马,是白马之非马,审矣。
”

曰: “以白马之有色为非马,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。天下无马9可乎?”

曰:“马故有色,故有白马。使马无色,有 马如已耳,安取白马?逛白者非马也。白

马者,马与白也,白 与马也;故曰白马非马也。
”

曰:“ 马未与白为马,白 未与马为白;合 马与白,复名白马。是相与以不柯与为名 ,

未可。故曰白马非马未可。
” ˉ

'

由: “以有白马:为 有马,谓有白马为有黄马,可乎?”

曰8 “未可。”

曰8 f以 有马为异有赏马,是异黄马于马也,异黄马于马;是以黄马为非马。以黄

马为非马,而 以白马为有马-此 飞者入池币棺椁异处,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p”

目: “有白马不可谓玩马者,离 白之谓也。不离者,有 白马不可谓有马也。故所以

为有马者,独以马为有马耳。非有白马为右马。故其为有马也,不可以谓
‘
马马:冯。

”

曰: “白者不定所白,忘之而可也。白马者,言 白定所白也。定所白者,非白也。

马者1无去取于色,故黄黑皆所以应;白 马者,有去取于色,黄黑马皆所以色去。故哆
白马独可以应耳:吮去者;非有去也。∵故曰∫白马非马。″ i∶     ∶ ∷
【今译彐   ∷ ∵      ∶
客人说: “说白马不等于马,可以吗?〃

主人说 :∶
“可以。
”

∶ 客人说: “为什么?”
主人说: “马是指形体的名称,白是指颜色的名称。指颜色的名称不是指形体的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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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,所以说 ‘白马’不等于
‘
马
’。〃

r 客人说: “有了白马,就不可以说没有马吧!既然不可以说没有马了,那还不是马

吗?有了白马就是有马,'却说白马不等于马,这是为什么呢?”

主人说: “如果要取马,黄马、黑马都可以送去;如果要取白马,黄马、黑马就不可

以送去了。如果舀马等于马,那么要取的马是-样的。要取的马既然都是∵样的,白色
的马和马就没有分别了。要取的马既然没有分别,那么黄马和黑马有时可以送去,有时

不可以送去,又是为什么呢?可以和不可以显然是相反的。所以把黄马和黑马看成-样 ,
可以说成有马,而不可以说成有白马。那么,白马不等于 ‘马’,这就很明白了。”

客人说: “以为马有了颜色就不等于马,天下又没有不带颜色的马,那么说天下没

有马,可以吗?”
主人说: “马确是有颜色,所以有白马,假使没有颜色,有 ‘马’就好了,何必叫

它
‘
白马
’呢?所以白色的马并不完全等同于 ‘马’。白马就是 ‘马’加上 ‘白’色。

既然是
‘
马’加上

‘
白色
’,所以说 ‘白马’不等于 ‘马’。”    1

;客 人说: “马在没有和白色结合起来以前只叫 ‘马’¨白色在没有和
·‘
马’结合起

来以前只叫
‘
白
’
色,把马与白色结合在-起,又合称为 “白马∷。那只是因为把结合

在一起的用没有结合在一起的来称呼它是不可以的缘故。所以,说白马不等于马是不可
以的。”

主人说: “把有白马当作有马,ˉ那么说有白马就是有黄马,可以吗?” .

客人说:'f不可以。”

主入说: “把有马和有黄马区别开,这就是把黄马和马区别开。把黄马和 马 区别
开,就是认为黄马不等于马。认为黄马不等于马,却认为白马等于马,正象把空中飞的
说成是投入水池,把棺和椁说成是不在一起,这真是天下的胡言乱语。”

主人又说: “有了白马不可以说是没有马,那是把白色分离开来说的。̀不把白色分ˉ

离开来,那就有白马不可以说是有马了。
^因
此,人们所以认为有马,只是专就马而认为

有马罢了,不是认为有白马才认为有马。所以,它只能说是有马,而不可以说是有 ‘马
马
’
∶”

主人最后说:蚀口果白的这个名称不固定在它指明是白的东西上,那么忘掉这个
‘
白
’

也可以趵。但是 f白马
”这个名称,乃是 ‘白’固定在它指明是白的东西上面成立的。

/白’固定在它指明是白的东西上;就不是普通的白了。单说
‘
马
’,对颜色是没有去取

的,所以黄马、黑马就都可以拿去应付;说‘白马’,就对颜色有去取了,黄马、黑马就

都要由于颜色不合而舍去了。所以只有白马单独可以应选,对颜色没有去取的
‘马’,

不是对颜色有去取的
‘
白马’,所以说 ‘自马’不等于 ‘马’,或不完全等于 ‘马I,

更确切点说,不绝对等于 ‘马′∶难道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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